
年内出版发行
。

当代作家
、

台湾诗人余光中

先生在给张俊秋

老师的回信 中谈

到 《校园文学宽

带 网 》一 书 和
“
文 竹苑

”
时

,

毫不掩饰他对这

些文学少年的赞

赏之情
“

在你

熏陶下的这些高

足
,

个个都展现

出这 么早熟的才

情
,

实在令人对

南宁
,

甚至广西

的地灵人杰印象

深刻 ⋯ ⋯
‘

文竹

苑
’

的导师手植

如许幼鳖
,

未来

清 阴
,

何 让 七

贤
。 ”

“
文 竹 苑

”

将是高扬在中华

校园上空的一 面

绿色的旗帜

诉我
,

它要当一个烛台呢
。

突然心喜
。

未几
,

烛台已成形
,

刚要庆贺
,

不料
,

一番

加工
,

不小心又被我磨去了棱角与锐气
,

沧桑成了小型瓦罐
。

心中不甘
,

手上加了

些力
。

可这回再次始料不及
,

瓦罐成了圆盘 ⋯ ⋯

那团红泥
,

拿在手里
,

是活的
。

它反悔一般
,

就是不肯将自己束缚于同一个角

色 —到底是有灵性的
。

毕竟
,

它曾吸纳了那么多的花瓣与落叶 —它们的魂魄
。

累了
,

无意间抬眼一望
,

顿觉满室黄昏般的灯光和泥土中
,

自己泰然端坐
,

而手里

拿捏着的
,

却是一一花花草草
、

尘尘土土
、

芸芸众生
,

宛若巫师
。

闭了眼
,

感觉有

什么东西从手指间流了过去
,

那是泥土如丝般的质地和暗香
,

还有
,

时光
,

真真切

切的 —
生命的经纬

,

织成了网
。

这是一个能让人真正静下来的地方
,

静得能听到窗边的风声
,

静得人和泥巴融

成了一体
,

静得我不想说任何话
。

静到一定时候
,

人就会停下手中的工作
,

思索一
·

些似乎很不相干的事情 —可能是那只曾经从芙蓉树下一闪而过的小白猫
,

妈妈做

饭时飘进暮霭里的菜香
,

一幅油画里小姑娘的红裙
,

甚至
,

是很多年前在阳光下瞥

见的寺庙里的一住香 ⋯ ⋯遥远处
,

依稀总有风铃细细碎碎地在私语
。

听不真切
,

却
,

传来一种似曾相识的信息
。

很爱听
,

但想再听时
,

却又寻它不着了
,

只教人手握着

殷实的泥土却疑在梦中
。

有这样一句话
“

用智慧的泥土
,

和着人格的水
,

铸一尊高贵的灵魂
。 ”

那一

刻
,

想起了它
,

于是更加用心去做陶艺
。

一心想在坚持与耐心中铸炼自己的那尊灵
·

魂
。

还有一句诗
“

也堪斩马谈方略
,

还是做陶看野花
。 ”

—暖
,

如果可能
,

真愿

就这么一辈子安下心来认真快乐地把这份手艺做下去
。

细细地做
,

慢慢地做
,

细水

长流
、

海枯石烂
、

地老天荒
。

最好再抬头时
,

窗外是一乱微泛涟漪的碧水
,

身边的

小猫困得闭起了眼
。

而水面上
,

阳光下
,

三四朵莲花正在揽湖自照
,

情懒盛开 ⋯ ⋯

又想了 一 」故陶也是做人
。

看得淡的
,

心是空的
,

则自达妙境
。

而心浮气躁

的
,

却永远只能望着那泥和水
,

从自己的指间流过去
、

流过去 ⋯ ⋯排山倒海地
,

白

驹过隙地
,

永不回头地
,

覆水难收
。

终于收好了 —手中的瓶子收口完毕
,

也收进了那个午后我的心
,

我的秘密
。

这不说一句话的精灵
,

一定还知道那些只有土地老公公才知道的故事 ⋯ ⋯

曾经
,

在那样一个寂寂的午后
,

风儿偷偷地跑过树梢
,

而我如守财奴般
,

笑吟

吟地抱着一堆烂泥巴快乐地做着神仙
。

孤单的
,

却美丽
。

就当跌进了桃花源吧
—’

比武陵人幸运的是
,

这个桃花源可以自由进出
,

不怕再寻无处
。

钟潇玮
,

女
,

九九届 学生
,

南宁二中文竹苑成员
,

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

第一次

雨 夜 花
贺春颖

这首歌
,

终于在一个初夏的下午重新在耳边响起
。

中国式的笛音清越穿过千年泛黄的丝帛
,

融化一片梦境
。

谁的声音轻轻在风中

诉说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
,

红叶森林的牧场
。

隐约听见有人唱着一首歌
,

早已忘了

那首歌叫什么名字
。

只知道云很静
,

风很凉
,

花很香
。

钢琴的幻境缝络而来
。

山风
,

溪水
,

狗狗
,

炊烟 ⋯ ⋯微风在红成一腔哀怨的枫

叶上弹出古筝的清韵
。

碧蓝的天弯微微漾在林间悠远的清香里
,

红叶森林里暗色的

青苔铺开朦胧的幻境
。

浮动的暗香和微凉的色泽被音乐凝结成永恒的刹那
。

泅着青



第一次苔的石桥上
,

一袭白纱的女子清风盈袖翘立于水媚
。

她有明亮的褐色眼睛
,

初夏微

微惆怅的光线里
,

泉的恬静软软溶进嗓音
。

那一声声的清韵
,

漫过梦穿越许多年后的夏季
,

凝固在记忆的最深处
,

成为我

对静地的最初幻想
。

如果可以
,

我只要一个有风的下午
,

和森林里满目凝碧的阅读
。

曲终的沉默
,

常让人回到原有的现实中
。

还是这样一座南方城市
,

白云很淡
,

阳光黯蓝
。

那些房子在夏日里沉默
,

墙面黯旧的杏黄色
,

留下漫长的时光痕迹
。

道

旁一列树沉浸于亚热带季风里一丝遥远故林的气息
。

公车的喧嚣
、

邻人的笑闹在耳

边萦绕
。

也许就是再过五年也不会有任何改变
。

森林太遥远
,

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

影像
,

注定不能无牵无挂步行到那里
。

人类自从安居的那一刻起
,

血液里就混进城市的烟火气息和平庸的安定感
。

这世

界也许有人会选择漂泊
,

苍白或麦色的肌肤
,

长发或短发
,

甘心做森林里的一株植物
,

源源不断地从叶脉里汲人含着水意的山林气息
。

当城市不符合他们纯净的理想
,

山林

就成为了自由的最后逃避
。

而大多数人
,

他们更喜欢留在原地
,

为了享有金属质感的

蓝天和工业罪恶的空气
。

他们从未相信静地能灌洗灵魂
,

学不会自然完整的语言
。

不知道余纯顺魂断罗布泊
,

他的灵魂会不会找到荒地的那一份飘泊的快乐
。

至

少在出发前刊登的一则照片里
,

他的脸上洋溢着逃离城市文明后所能表达的所有幸

福
。

然后他死了
,

荒野给了他融人 自然的完美方式
。

然而今天
,

只能自己一个人在音乐里写些没有意义的怀念
。

怀念遥远的绿色
、

永远无法靠近的森林和小溪尽头一缕淡青的暮烟
。

然后在镜前找到自己被城市气息

浸得安然的脸
,

没有表情
,

眉梢一抹现实的安逸感
,

深深浅浅
。

梦缕如空
,

森林无踪
。

贺春颖
,

女
,

南宁二中文竹苑成员
,

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

中国女孩和金钱豹
张俊秋

泰国人似乎特别爱给外国游客拍照
。

从香港飞到曼谷
,

泰国的导游小姐刚把我

们带出候机大厅
,

穿过扑面的热浪
,

来到空调旅游大巴前
,

摄影师就举着相机在车

门前恭候了
。

一位亮丽的
“

水晶晶
”

泰语
“

姑娘
”

之意 斜披着大红缎带迎上前

来
,

给每位旅客献上一挂浅紫色的兰花
,

合掌鞠躬祝福
,

然后逐个合影留念
,

将我

们佩带着泰国国花的仪容和她热情的笑墙
,

随闪光灯的明明灭灭
,

定格在曼谷令人

微醇的夜色中
。

第二天游览佛寺之前
,

摄影师给旅游团拍了集体照
。

背景一望的天蓝云 白
,

寺

庙和高耸的圆锥形尖塔在烈日的映照下
,

更显得金碧辉煌
。

游珊瑚岛那天
,

早上在海边上船时
,

又有摄影师来拍照
,

把各人瞬间的神态和

珊瑚岛一色的水天叠印在一起
。

数小时后
,

泰国人终于让我们这些
“

老外
”

明白了他们
“

嗜照
”

的缘由
。

中午

我们返回海岸时
,

摄影师把早已晒好的照片分发到各人手中
。

照片放大约 时
,

都已

过塑
,

每张收 泰株 约合人民币 元
,

但并不强制你要
,

不想要的一个泰蛛也

不用付
。

我团 人
,

约有 多人买下了照片
。

粗略一算
,

即使除去本钱
,

泰国人这

一照
,

也净赚了 《徐元
。

联想国内的某些恶性宰客方式
,

好像这
“

蛮夷小国
”

的经


